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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泊湖的春天
□ 王 松 杨伯良

中国故事

45 年前一个秋天的上午，洼淀

里，羊群在静静地吃草，一个脸颊瘦

削却棱角分明的中年人怀抱羊鞭，

倚着一棵低矮的垂柳在吸烟。他慢

慢抬起头，朝远处望去，这诗句，就

从心底流淌出来。他就是诗人郭小

川，这首诗，也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

《团泊洼的秋天》。

泰戈尔说：“世界用图画和我说

话，我的心，以音乐应答。”从诗人心

底流淌出的音乐，是浪漫的诗句。

那么当时，在我们的诗人眼里，团泊

洼是怎样一幅图景呢？

除了杂草和芦苇，还是杂草和

芦苇。

这是一片漫无边际的荒淀，史

料 记 载 ，面 积 曾 有 410 平 方 公 里 。

因为地处白洋淀下游，每遇沥涝灾

年，客水倾下成一片沼泽。清康熙

年间，有李姓人家迁此，以打渔为

生。嗣后，又有程姓和赵姓先后来

此定居，渐渐形成村落。村落是一

个高出水面的土台，渔船经常团团

围 泊 四 周 ，这 也 就 是“ 团 泊 ”的 由

来。这一带海拔仅两三米，又是远

古退海地，低洼易涝，贫瘠盐碱，只

能生长芦苇、杂草和野菜。当地曾

流传一个粗陋却很生动的民谣：“老

东乡，吃菜糠，喝苦水，尿裤裆。”所

谓老东乡，指的就是这一片洼淀。

这就是郭小川当年眼中的团泊

洼。很难想象，他当时看着这样一

片荒草萋萋的荒洼野淀，竟能写出

如此优美浪漫的诗句，可见，这才是

一个真正诗人的情怀。当时“五七

干校”的校址，是河北省新生农场的

孵化场。与郭小川在一起的还有张

光年、秦兆阳、屠岸等一批作家和当

时中国文联各协会的一些知名艺术

家。那时，郭小川经常赶着羊群到

洼淀里，抱着羊鞭，一边吸烟，一边

望着北面的独流减河和远处的村庄

出神。那村庄的土屋如同一片低矮

的长满荒草的土丘。他当时在想什

么？没人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

定，我们的诗人绝不会想到，45 年

后，他眼中和笔下的团泊洼，已经变

成了今天的样子。

团泊洼，今天在团泊已经没有

人再用这个名字。在它的深处，已

是一片宽阔迷人的水面，成了远近

闻名的风景区，它今天的名字叫“团

泊湖”。这片水面有 61 平方公里，

相当于 11 个杭州西湖。在湖畔，已

建起一座现代化的新城，它叫“团泊

新城”。郭小川也不会想到，这片曾

经荒芜的“老东乡”，今天已经高楼

林立，鲜花盛开……

壹

这就要说到团泊人了。

团 泊 人 是 厚 道 的 。 当 年 吃 菜

糠、喝苦水的经历，让他们对美好生

活充满渴望。团泊湖畔的这座新城

规划伊始，它的东区几乎覆盖了团

泊镇全部 8 个村庄的所有土地。当

时根据国家相关的土地政策，已做

了通盘的统筹考虑。但对团泊人来

说，面临两种选择，是固守这里，还

是为新城做奉献，离开这片祖辈生

活的土地？

团泊人选择了后者。

当然，客观地说，这对团泊人也

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但是，之所以

说奉献，是因为一旦做出这样的决

定，这里的人们从此就要彻底改变

生活，或者说，将要面对一种全新的

而且是完全陌生的生活方式。日子

再难，毕竟是故土，家再破，也“值万

贯”。生活在这里的团泊人祖祖辈

辈已闻惯了泥土的气味，也听惯了

芦苇与杂草在深夜摩擦出的沙沙

声。现在，要让他们放弃这一切，显

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团泊镇

政府还是决定，为了新城开发，全

镇 所 有 的 8 个 村 庄 ，整 体 搬 迁 。

团泊镇的镇长张强是个话不多，

也很低调的人，但看得出，内心很

有定力。他说，虽然说到底，是让

所有村民受益的事，但也要耐心

细致甚至是艰苦地去做说服动员

工作。

应该说，只有具体做过这类

工作的人，才会体味到这番话的

分量。不言而喻，在我们经济快

速发展的今天，在诸多与适应发

展相关的工作中，类似这样的工

作是最常遇到，也最复杂，最繁

重，而且最困难重重的。那段时

间，大家几乎没睡过一个整觉。

眼熬红了，嘴也起了泡，嗓子哑得

已说不出话来，刮再大的风，下再

大的雨，也得一脚水一脚泥地去

村里挨家挨户做动员工作。大家

心里明白，在为新城做奉献的同

时，其实也是让村民向小康生活

迈出一大步。但道理是这个道

理，有的人还是一时不能理解，且

不说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就是

日常起居，很多人，尤其是上年纪

的 人 ，也 有 很 多 不 能 适 应 的 地

方。孟家房子村曾有过一件让人

哭笑不得的事。村民搬进楼房以

后，小区周围经常会出现一些粪

便，后来一了解才知道，很多村民

已 习 惯 了 在 农 家 院 如 厕 的“ 蹲

坑”，搬进楼房，坐在卫生间的马

桶上总感觉别扭，使不上劲，所以

宁愿下楼，跑到小区外面的野地

去蹲着方便。

显然，要让大家适应新的生

活方式，总要有一个过程。但所

有的人都明白，不管怎样，既然新

城东区的规划是在团泊镇，就一

定尽全力配合，绝不能拖后腿。

有一句古谚，赠人玫瑰，手留

余香。团泊人的奉献也得到了回

报。就在他们启动为新城开发整

体搬迁的时候，团泊镇也被天津

市政府列入第二批示范小城镇。

这对团泊人彻底摆脱贫困和旧的

生活方式，走向新时代的小康生

活，起到了关键，也是决定性的作

用。

贰

当 年 郭 小 川 在 洼 淀 里 放 羊

时，曾经常远眺的村庄叫团泊村。

团泊村在干校正西，相距 8

华里。这里又称“下洼”。村里的

赵福喜老人回忆，过去村里人都

是喝坑里的水，不光草根子味，还

又苦又涩，住的低矮土屋就更不

用说了。说起现在的生活，老人

连连感叹，和郭小川在的时候相

比，真是一天一地啊！

赵福喜老人当年曾与郭小川

接触过。那时，他还是个 20 来岁

的年轻人，一次有领导来看望这

些作家和艺术家，让他陪着一起

去。也就是那一次，他见到了郭

小川。老人回忆，郭小川是个不

太引人注意的人，比较沉默，也有

些口吃，当时大家都围过来说话，

只有他，静静地在一边，只是偶尔

插上一两句。当然，赵福喜不会

想到，就是这个沉默寡言的诗人，

后来写了一首叫《团泊洼的秋天》

的诗，竟然让这里成了全国闻名

的地方。

团泊村在团泊镇的 8 个村里

是最大的村落。全镇有 2400 多

户，团泊村就占了将近一半。这

次 整 体 搬 迁 ，团 泊 村 是 重 中 之

重。团泊村有很好的传统和村

风。至今，在村边仍立着三座高

大的坟墓，当地人叫它“三座好汉

子坟”。墓主人分别是程天效，程

友明和程宗法。程天效是清乾隆

年间的著名镖师，打败过国外的

著名大力士巴罗夫斯基，提振了

国民的士气。乾隆二十四年，台

湾发生潮灾，海平面上升，程天效

又押赈赴台，一路凶险，历尽艰辛

将赈灾物资送到海峡对岸。程友

明是程天效的兄弟，程宗法是他

的侄子，也都是义士。这程氏三

杰，为村里的后人树立了正义、正

直、凡事以大局为重的榜样。这

“三座好汉子坟”已被当地政府列

入地方文化遗产名录。

在团泊村，还曾出过一位叫

赵德恩的烈士。赵德恩是团泊村

的民兵队长，1946 年前后，团泊

村的民兵组织在赵德恩的带领下

骁勇善战，曾配合解放天津，数次

参加规模较大的战斗。后来赵德

恩不幸被捕，敌人逼他说出村里

的基干民兵，但酷刑之下，他宁死

不屈，最后在村北的大场上英勇

就义。团泊村的人至今说起赵德

恩烈士，仍引为自豪。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传统，

团泊村在这次搬迁中，总体上很

顺利。示范小城镇的建设，首先

的原则是自愿，具体说就是百分

之九十五的村民支持，百分之五

的村民不反对。可以想象，这无

疑为工作增加了更大的难度。但

是，团泊人做到了。现在，全镇 8

个村的农户已基本迁入新小区。

小区分南北两部分，一路相隔，林

荫 绿 地 中 ，一 栋 栋 楼 房 错 落 有

致。楼群里设有各种体育场地和

健身设施，学校里传出琅琅读书

声，色彩鲜艳的幼儿园里，孩子们

在阳光下快乐地游戏……一眼望

去，俨然是一个城市里的现代化

居民小区。

这个小区是按“示范小城镇”

的高标准和高质量规划的，住宅

楼完全采用节能、低碳和环保技

术。供暖用地热，家庭的日常用

热水采用太阳能，整个小区还建

立了一整套雨水收集系统，引进

了智能电网，建立了电动汽车充

电站。考虑到不同村民的实际情

况和不同年龄层的人群需求，也

特意设计了几种各具特色的房

型。尚绪臣老人是孟家房子村的

村民，他住的这片小区有一个美

丽的名字，叫“梦佳馨苑”。他说，

当年在村里时，最早住的是三间

坯屋，当地叫“一明两暗”，后来改

善了，也只是砖屋。刚开始听说

要搬迁，也有些想不通，总担心不

适应。可搬来之后，才真正体会

到这种现代化新生活的舒适和方

便。屋里是地面采暖，不仅干净，

也暖和，做饭有天然气，卫生间有

抽水马桶。老人满足地说，真没

想到，这辈子还能过上这样的日

子。接着，又笑着说，这应该就是

小康生活了吧！

团泊村的程树胜，住的小区

叫“富津馨苑”。在这个集中居住

的新小区里，每个村是一片小区，

每片小区都有一个充满诗意，且

带有美好祝福意味的名字。程树

胜 已 60 出 头 ，但 看 上 去 还 很 健

壮，像个 40 岁的中年人。他现在

仍在工作。村民搬来这里之后，

除去生活方式和环境的改变，相

当一部分人也担心就业压力。但

这也已经不是问题。这几年，团

泊镇周围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

今天的团泊镇，距天津中心城区

只有 25 公里，加之团泊新城的开

发建设，不仅为就业提供了方便，

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俗话

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团泊这

一带的水资源很丰富，所以有的

村民仍然从事水稻种植，还有一

部分村民则坚持养鱼的传统。程

树胜就是养鱼的一把好手，现在

仍承包着 180 亩鱼塘，养了草鱼、

鲫鱼和虾。忙起来的时候要照顾

鱼塘，就和妻子住在塘边，休息的

时候才回来。长年的水边劳作，

风吹日晒，把他的脸膛晒得黑里

透红。他乐呵呵地说，每次从鱼

塘回来，一进门，感觉不光方便，

也舒服多了，冬天不烧炉子不用

煤，干净，也更暖和，过去在村里

时，脏水都要统一拉出去，现在自

己家里就有下水道，太方便啦！

他妻子也在旁边笑着说，是啊，我

们总说呢，这生活条件一好，日子

过得也更有劲了，干啥都有心气

儿！

今天的团泊人，过日子不仅

有心气，也更有滋味了。当初曾

见过郭小川的赵福喜老人也住在

“富津馨苑”。老人的家很豁亮，

130 平方米的房子，还有一个宽

敞的书房。这些年，老人除去喜

欢写写东西，还有一个爱好，就是

做剪报。在书柜旁边，整整齐齐

地摞着剪报本。老人自豪地说，

将来有一天，把它们捐献给镇里

的图书馆！这样的书房，孟家房

子村的史建林也有一间。这是个

很结实的中年人，肤色黝黑，眼睛

很亮，一看就是个农田里摔打出

来的汉子。但他却写得一笔好

字。在史建林的书房里，案上和

地下，到处铺展着刚写好的隶书

作品……

叁

团 泊 ，已 不 是 当 年 的“ 团 泊

洼”了。

45 年前，我们的诗人绝不会

想到，他写下《团泊洼的秋天》，也

为这片土地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

化遗产。但今天，很少有人知道，

这首诗也有过一段曲折的经历。

当时郭小川把这首诗写出来，先

寄给一个叫刘小姗的朋友。刘小

姗当时在中国作协工作，曾被轮

派到团泊洼“五七干校”值班，在

这里工作了一个多月。1975 年 9

月底，已经回北京的刘小姗忽然

接到郭小川的一封信，信中，就是

这首《团泊洼的秋天》。刘小姗回

忆，这首诗写在几张普通的信纸

上，也没有别的附加文字，诗人只

在末尾写了一句话：“初稿的初

稿，还需要做多次多次的修改，属

于‘参考消息’一类，万勿外传。”

刘小姗读了这首诗，立刻被诗人

浪漫的情怀与激荡的思绪感动

了。后来，郭小川在北京又见到

刘小姗，让她把这篇诗稿拿出来，但

匆忙中，只把原稿的“大雁还没有北

来”一句改为“大雁还没有南去”。

这也是郭小川后来为这首诗做的唯

一一处改动。再后来，由于各种原

因，郭小川的书信都没有保留下来，

唯这篇诗稿，刘小姗一直小心地珍

藏。为保险起见，她把这三张信纸

叠好，用塑料薄膜封起来，用四枚图

钉钉在一个花梨木大衣柜的底部。

直到 1976 年以后，刘小姗才将这篇

诗稿拿出来，交给冯牧，冯牧当即决

定在《诗刊》发出来。接着，在北京

的一次大型文艺晚会上，著名演员

瞿弦和朗诵了这首诗，引起全场轰

动，万余人的会场掌声经久不息。

这以后，又在各种诗歌朗诵会上被

朗诵，从此广为流传。再后来，还被

编入北京市中学语文课本……

当年的团泊洼，今天的团泊湖，

因为这首著名的诗，被世人所熟知。

诗人当年生活过的地方，今天，

门前长满半人多高的荒草，两扇紧

闭的铁门也已锈迹斑斑。不远的独

流减河，仍在哗哗地流淌着，日夜不

停 地 奔 向 那“ 太 阳 起 处 的 红 色 天

涯”——渤海湾。大堤下，曾有一个

很大很深的“水窝子”，那是当时的

扬水站用水泵抽水的地方。当年，

郭小川和屠岸、华君武、吴祖光等劳

作一天之后，傍晚，经常来这里洗

澡，嬉戏着解除一天的疲劳。现在

这个水窝子已经被浓密的林荫掩映

起来，只有不远处，当年郭小川放羊

的地方还依稀可辨。站在这里，向

西眺望，已经看不到团泊村的低矮

土屋，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高楼大

厦。在那些高楼中，有一片造型独

特的建筑群格外显眼，那是团泊体

育中心、团泊足球场、团泊国际网球

中心和萨马兰奇纪念馆。向西南和

正南方向望去，一片浓荫掩映着星

星点点的建筑，那里是团泊镇新建

的“光合谷生态文化产业园”、仁爱

大学和石油学院……

今天的团泊湖已经是一个优美

的风景区。

宽阔的水面与天际相接，水中

像漂浮一样点缀着几个芦苇丛生的

小岛，旖旎的湖水共长天一色。这

里也是鸟类自然保护区，被国家列

入“中国湿地自然保护区名录”，是

世界上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湖中

栖息的珍禽有天鹅、白鹭、鸳鸯等，

多达 38 科 160 多种。湖中还有各种

鱼类，且有丰富的地热资源。镇长

张强动情地说，这里是我们的诗人

郭小川的第二故乡，如果他还活着，

我会对他说，咱们这里已是著名的

“鱼苇之乡”“鱼米之乡”，你在的时

候有故事，将来，也一定会更加欣欣

向荣……

（王松系天津市作协副主席，杨

伯良系天津市静海区作协主席）

感谢风

感谢风，它朝我吹过来

它吹着我，又朝着别人吹过去

它吹着春天，也吹着秋天

它吹着花，也吹着果

它吹着群山和道路

吹着远方和满天星辰

感谢风，陪伴我一生

最后，它坐下来

篝火在燃烧

风什么也不吹了

它静静地看大片大片的雪花

落下来

如何描述完整性

如果有月

如果还有云

如果一半多的月

掩藏在云背后

如果你和他在阳台上

如果你把一半多的影子

掩藏在他的影子后面

如果远处尚有星光

如果偶尔传来鸫鸟的鸣叫

如果河床上流淌的

一半是河水

一半是月光

明月

当明月从黄昏的窗口

探出半个身子

我知道，这个白天

将被揽进怀中

那里有光呵

是亘古的，也是崭新的

是燃烧的，也是静谧的

就在明月的夜里

做一个梦

一辈子的梦

柔软、洁白

对应

这世间万物

皆有对应

陆地上的河流

和我的身体里的河流

形成直角

而且相互汹涌

我的体内

同样有两条大河

并且皆可传颂

对话

我对着一朵花

读一首诗

它一点一点开了

花香羞涩四溢

这首诗，是赞美

我对着一朵花

读一首诗

它一点一点谢了

花瓣缓慢枯萎

这首诗，是祷告

如何描述完整性（组诗）

□ 徐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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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郭红松

黑水河

一根卡在喉咙上的鱼刺

一颗长在脸上的黑痣

一块额头上的红色胎记

刻进骨头的一个名字

在血液里流淌

就像存放在祠堂里祖先的灵魂

我诗歌里的故乡，生养我的地方

离开后又怀念

讨厌它的贫穷

一些故事如数九寒天的冷

让人落泪

捧一捧它的泥土，质朴温暖

还有槐花的香

村庄史

黑水河，一本古老发黄的书

泥土为字，山石草木是标点

河水是页码，不停地更新

甲骨文，篆书，隶书，草书，楷书

祖祖辈辈的眼睛

都在反复阅读这本书

一代代都在用自己的双手

血汗续写这本书

黑水河像一部只有开始

没有结束的电视剧

人人都是主角，人人都是配角

有的激昂如金石之音

有的平淡是露水滑落

有的如地窖阴冷，有的如太阳炽烈

人人都握住笔，在上面书写

成长史，经历史

心灵史，忏悔录，作恶记

苦难记，人物传，风物志

不停地增减删去

就像每个人一生的加减乘除

草帽

他出生在一个叫黑水河的村庄

出生的夜晚漆黑一团

伸手不见五指

据说接生婆把他两脚倒提

一巴掌打在屁股上

他的哭声震动房屋上的瓦

接生婆说她这辈子还第一次听见

婴儿的声音如打雷

小名贱一点，能逢凶化吉

他的小名非常难听

——狗蛋

十六岁他就扛枪

枪和人差不多一般高

他感觉扛枪就是不同

神气，威武，不受人欺负

枪代表力量，为自己说话

最洪亮有力的话

后来，他出川去过山西

用有力量的枪和日本说话

去过海南岛

再后来，他渡过鸭绿江

他一共负伤九次

有七块弹片种子一样长在身体里

最后回到黑水河

葬在了生他养他的地方

葬在了他父母身边

因为他说，活着时没能尽孝

死后就让他守着父母

并给他坟头挂一顶草帽

没有人知道他的意思

他也没有解释

这顶草帽

吹风时就是一面飘扬的旗子

平时远看就像一朵白云

近看就是一颗遮风挡雨的心

扁担

一根扁担

十六岁时就爬上你的肩膀

挑水，挑粪，挑柴等

土地上生长之物，你挑

大地上沉重之物，你挑

你后来对我们说，不是挑选的挑

而是非挑不可的挑

挑月亮，挑太阳，挑泥巴，挑石头

上有父母，下有兄弟姐妹

你是老大

后来还是老婆孩子

十几张嘴不挑行吗

你感谢扁担

上山下坡，挑起扎实的日子

用肩膀磨平它的粗粝

用汗水浸透它的骨骼

扁担就有了弹性，减轻重量

几十年你与扁担相依为命

扁担的一头是命运

扁担的另一头是抗争

你挑在中间

虽然弯了腰，驼了背

却把日子挑出一片江山

你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父亲

村庄史（组诗）

□ 周 南

那村庄的土屋如同一片低矮的长满荒草的土丘。他当时在想
什么？没人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的诗人绝不会想到，45
年后，他眼中和笔下的团泊洼，已经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

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

高粱好似一队队的“红领巾”，悄悄地把周围的道路观察；

向日葵摇头微笑着，望不尽太阳起处的红色天涯。

矮小而年高的垂柳，用苍绿的叶子抚摸着快熟的庄稼；

密集的芦苇，细心地护卫着脚下偷偷开放的野花……


